


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


图书在版编目(

CIP

)数据

闻一多说唐诗

/

闻一多著

. --

天津

：

天津人民出

版社

， 2021.8

ISBN 978-7-201-17404-4

Ⅰ. ①

闻…

Ⅱ. ①

闻…

Ⅲ. ①

唐诗

-

诗歌评论

Ⅳ.

①I207.22

中国版本图书馆

CIP

数据核字

(2021)

第

116988

号

出 版 天津人民出版社

出 版 人 刘 庆

地 址 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

35

号康岳大厦

邮政编码

300051

邮购电话 (

022

)

23332469

电子信箱

reader@tjrmcbs.com

出版统筹 赵子源 苏 晨

责任编辑 伍绍东

特约编辑 李佳骐

封面设计 姚立扬 李晶晶

版式设计 周丽艳

印 刷 天津新华印务有限公司

经 销 新华书店

开 本

880

毫米

×1230

毫米

1/32

印 张

6.5

插 页

1

字 数

120

千字

版次印次

2021

年

8

月第

1

版

2021

年

8

月第

1

次印刷

定 价

36.00

元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图书如出现印装质量问题，请致电联系调换(

022-23332469

)

闻一多说唐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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闻一多与唐诗研究

傅璇琮

一

对于闻一多先生的唐诗研究,学术界存有不同的看法。特别是近

些年来,闻先生论述过的好几个问题,差不多都有争论;有的虽然没

有提到闻先生的著作, 但是很明显, 其基本论点与闻先生是不一致

的。 如初唐诗,是否就是类书的堆砌与宫体的延续;唐太宗对唐初的

文学发展,是否就只起消极作用;卢照邻的《长安古意》、刘希夷的《代

悲白头翁》、张若虚的《春江花月夜》,是否就如闻先生所说的属于宫

体诗的范围,它们在诗坛的意义用“宫体诗的自赎”来概括是否确

切;“四杰”在初唐诗歌史上的出现,是一个整体,还是两种不同的类

型;孟浩然是否即是“为隐居而隐居”而没有思想矛盾;中唐时的卢

全、刘叉,是否是“插科打诨”式的人物;贾岛诗是否就那样的阴暗灰

色,等等。

以上的问题涉及到闻一多先生关于唐诗的专著《唐诗杂论》的大

部分篇目。 闻先生的另一部唐诗著作《唐诗大系》,是一部唐诗选本,

书中所选的作家大多标有生卒年。 这是闻先生对于唐诗所作的考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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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作的一部分,在一个较长的时期内为研究者所信奉,有时还作为某

些大学教材的依据。 但这些年以来, 有不少关于唐代诗人考证的论

著,对书中所标的生卒年提出异议,另立新说。

以上这些情况, 已经牵涉到对闻先生唐诗研究某些基本方面的

估价。

①

应该怎样来看待这些问题呢?

科学研究是不断深化、 不断发展的认识运动。 科学史的实例表

明,没有一个大师的观点是不可突破的。 新材料的补充和发现,新学

说的提出和建立,构成科学发展的最根本的内容。 闻先生进行唐诗的

研究,是在 20 年代末到 40 年代初,过了四五十年,学术界出现了与

闻先生意见不相同的新看法, 修订了其中某些不大符合文学史实际

的论点,这正是学术研究自身发展的正常现象。 如果说,过了将近半

个世纪,我们的唐诗研究还停留在 20—40 年代的水平,研究者的眼

光还拘束在闻先生谈论过的范围,那才是可怪的了。

对唐代文学研究的迅速进展,要有一个充分的估计。 新中国成立

以前,我们的一些前辈们对唐代文学做了不少开拓性的工作,我们应

当特别提到闻一多先生及郑振铎、 罗根泽、 李嘉言等已故老一辈学

者。 但唐代文学研究真正沿着正确的方向,有计划地进行,并作出较

①根据现有的研究资料,我们知道闻先生在唐诗研究方面有一个庞大的计划。 但公开

发表的只有《唐诗杂论》和《唐诗大系》,分别收载于已经出版的《闻一多全集》第三册

和第四册。据说还有不少有关唐诗的手稿有待整理,其数量大大超过已经发表的《唐

诗杂论》和《唐诗大系》。从一些回忆录的文章来看,这些手稿大部分属于资料的辑集

与考订。由于尚未问世,这里暂不论列。 另外,郑临川先生过去曾在西南联大听过闻

先生的课,他有《闻一多论古典文学》一书出版(重庆出版社,1984 年 11 月),是经过

整理的讲课记录。我们要感谢郑临川先生,他的这份记录是很宝贵的,其中唐诗部分

可以给人很多的启发。 但为慎重起见,本文论述仍以已经出版的《全集》为依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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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成绩的,是新中国成立以后,特别是近七八年以来。 对这些年来唐

代文学的突出进展,可归纳为以下四个方面:

第一,填补了不少空白,尤其是注意到了对某一历史时期文学加

以综合的考虑和概括,力图从中探求文学发展的带有规律性的东西,

这是研究水平提高的明显的标志。如初唐文学,高宗武则天时期反六

朝余风的斗争,大历时期文学(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南北文风的异同),

贞元、元和时期的文学革新,古文运动的社会历史背景和思想渊源,

晚唐文学,等等。

第二,拓展了研究领域。这些年来发展了不少与唐代文学关系密

切的边缘科学的研究,不少研究者注意到文学与音乐、舞蹈、绘画等

艺术门类的比较研究,有些论著以文学为中心而扩展到对佛学、考古

学、历史地理学、科举制度以及社会风尚的研究,扩大了学术领地,也

深化了对文学特征的认识。 为传统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,也反映了

当前社会科学日趋综合化的新动向。

第三,对作家作品的考订更加细致精确。过去的唐代文学研究很

多停留在名作名句的欣赏上,而对于材料的掌握相对来说较为薄弱,

因此难免有些论断建立在不确切或错误的材料基础上。 这些年来情

况有很大的改变。 对作家生平事迹的考订,对作品写作年代、真伪存

佚的辨析,其细密确切,已远超前人,不仅是对大作家,即使二三流作

家,也都有详尽的考析。 这方面的基本情况是好的,它表明了我们不

少研究者在踏踏实实地工作, 努力使我们的理论研究基础更加扎实

牢靠。

第四,对诗歌艺术性分析的加强。这方面的工作已经突破了传统

的词句欣赏的范围,而是从整体的审美要求出发,对思想和艺术作统

一的探讨,并且注意到与其他艺术样式的比较,与外国文学的比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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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上四点不一定概括得很全面,可能还有所遗漏,但即以此四点

来说,唐诗研究的进展已经很可观了。我们是站在学术繁荣的新的高

度来回视前辈学者的成就的。靠了许多人的努力,我们把学术道路往

前延伸了一大段,再回过头来看看前人铺设的一段,我们有理由为自

己用汗水(有时还有血泪)开拓的一段高兴,但绝无理由因此而鄙薄

前人的那一段,尽管那一段比起现在来似乎并不那么宽阔,或者甚至

还有弯路,但我们毕竟是从那一段走过来的。 要知道,在崎岖不平的

学术道路上,要跨过一段,哪怕是一小段,是多么的不容易,有时看来

甚至是不可能的,而这一段或一小段,就是前行者的历史功绩。

我觉得,在唐代文学研究取得相当大进展的今天,我们来谈论闻

一多先生的唐诗研究,如果只是扣住某一些具体论点,与现在的说法

作简单的对照,以此评论其得失,恐怕是没有什么积极意义的。 对我

们有意义的是,前辈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开拓他们的路程的,是风和

日丽,还是风雨交加;他们是怎样设计这段路面的,这段路体现了创

设者自身的什么样的思想风貌; 我们对于先行者, 仅仅作简单的比

较,还是努力从那里得到一种开拓者的启示。

这就需要我们思考: 闻一多先生是在什么样的观念下来建立他

的研究体系的?

二

为了叙述的方便,在具体评论闻先生的唐诗研究之前,我想先概

略地回顾一下他的古代研究,以便使我们对问题有一个总体的认识。

朱自清先生在为《闻一多全集》所作的序中,对闻先生作为诗人、

学者、民主斗士的三者关系,作了很好的说明:

4



① 刘煊《闻一多评传》(北京大学出版社,1983 年 7 月)第 275 页,转引自陈凝《闻一多

传》第 3页,民享出版社 1947年 8月版。

他是一个斗士。但是他又是一个诗人和学者。这三重人格集

合在他身上,因时期的不同而或隐或现。 ……学者的时期最长,

斗士的时期最短,然而他始终不失为一个诗人,而在诗人和学者

的时期,他也始终不失为一个斗士。

这几句话对于我们认识闻先生的古代研究,包括他的唐诗研究,

是非常重要的。这就是说,闻先生并不满足于把自己关在书斋里搞那

种纯学术的研究, 而是努力把自己的学术工作与当前的伟大斗争相

联系,从文化学术的角度对民族的历史命运作理智的思索。综观闻先

生关于先秦《周易》《诗经》《庄子》《楚辞》以及远古神话的研究,不难

感觉到它们的两个鲜明的特点,一是对于民族文化的总体探讨,二是

对于传统的严肃批判。

“我是把古书放在古人的生活范畴里去研究。 ”

①

这可以看作是闻

先生进行他古代研究的一种基本方法, 他总是想透过书本来剖析活

的社会。 他在抗战时期的一篇文章中说:“二千年来士大夫没有不读

儒家经典的,在思想上,他们多多少少都是儒家的,因此,我们了解了

儒家,便了解了中国士大夫的意识观念。 ”(《什么是儒家》)多么精辟

的论断! 他就是在这种整体观念下建立他的研究格局的。

花了十年左右才成书的《楚辞校补》,出版后被公认为文献研究

中的力作,他在书前的“引言”中说:

较古的文学作品所以难读,大概不出三种原因。(一)先作品

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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而存在的时代背景与作者个人的意识形态,因年代久远,史料不

足,难于了解;(二)作品所用的语言文字,尤其那些“约定俗成”

的白字(训诂家所谓“假借字”)最易陷读者于多歧亡羊的苦境;

(三)后作品而产生讹传本的讹误,往往也误人不浅。《楚辞》恰巧

是这三种困难都具备的一部古书,所以在研究它时,我曾针对着

上述诸点,给自已定下了三项课题:(一)说明背景,(二)诠释词

义,(三)校正文字。

郭沫若先生在为《闻一多全集》作序时,曾特别注意到了这一段

文字,并且敏锐地觉察到其中的第一项“是属于文化史的范围,应该

是最高的阶段”。《楚辞校补》的这一段话,实际上是闻先生对自己十

余年来学术道路的一个小结, 也使他更加明确了学术思想上的追求

方向和所要努力达到的境界。

表面看起来,对于先秦,闻先生所作的似乎只是专书整理,实际

上他所要努力触及的是“时代背景”与“意识形态”,也就是整个时代

的历史文化。 我们不妨举几个例子。 他著《周易义证类纂》,是想“以

钩稽古代社会史料之目的解《周易》”,于是“依社会史料性质,分类

录出”,把《周易》的文句主要分成三大类,每一大类又分别几个小

类,如:

一、有关经济事类:甲、器用,乙、服饰,丙、车驾,丁、田猎,

戊、牧畜,己、农业,庚、行旅。

二、有关社会事类:甲、婚姻,乙、家庭,丙、家族,丁、封建,

戊、聘问,己、争讼,庚、刑法,辛、征伐,壬、迁邑。

三、有关心灵事类:甲、妖祥,乙、占候,丙、祭祀,丁、乐舞,

6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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戊、道德观念。

这就是从“时代背景”到“意识形态”,对《周易》作社会文化史的

研讨。他的《风诗类钞》,体例也与此相似。在《序例提纲》中,闻一多先

生首先提出对《诗经》有三种旧的读法,即经学的、历史的、文学的,而

他这本书的读法则是“社会学的”。他把《诗经》的国风部分重新编次,

分三大类目,即婚姻、家庭、社会。 他认为这样重新编排和注释,国风

就“可当社会史料文化史料读”,同时“对于文学的欣赏只有帮助无损

害”。 闻先生并不抹杀《诗经》的文学性质,他在译注中很好表达了国

风作为抒情诗的艺术特点。 他是要充分利用文学反映社会生活和时

代精神的特殊手段,来揭示那一时代活的文化形态,并把这种形态拿

来直接与今天的读者见面,这就是他所说的“缩短时间距离———用语

体文将《诗经》移至读者的时代,用下列方法(按即用考古学、民俗学、

语言学的方法———引者)带读者到《诗经》的时代”。

显然,闻先生这样做,并不单纯是追求一种学术上的新奇,或者仅

仅是一种研究趣味,他是把昨天的历史与今天的现实联结,以古代广

阔的文化背景给现实以启示,把他那深沉的爱国主义用对祖国文化的

反思曲折地表现出来,来探求我们民族前进的步子。 同样,他之所以又

从《诗经》《楚辞》而上溯到神话的研究,用他自己的话来说,是“神话在

我们文化中所占势力之雄厚”(《伏羲考》)，是为了探求“这民族、这文

化”的源头,“而这原始的文化是集体的力,也是集体的诗,他也许要借

这原始的集体的力给后代的散漫和萎靡来个对症下药吧”(朱自清《全

集》序)。

闻先生古代研究的另一特点是对传统的批判, 而这种批判又植

根于他对祖国历史文化的赤子之爱。对于中国的传统文化,他有一个

7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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明确的观念,就是:“文化是有惰性的,而愈老的文化,惰性也愈大。 ”

(《复古的空气》)他早年有一首题目为《祈祷》的诗,其中说:

请告诉我谁是中国人,

启示我,如何把记忆抱紧;

请告诉我这民族的伟大,

轻轻的告诉我,不要喧哗!

诗人出于对自己人民的爱,提出“如何把记忆抱紧”,而且深情似地请

求:“请告诉我这民族的伟大。 ”应当说,这种故国乔木之思正是他作为

诗人、学者、斗士的根本动力,而作为清醒的爱国者和严肃的学者,他

并不沉湎于历史,也不陶醉于传统。 经过审视,他愈来愈感到古老文化

中的惰性;这种惰性,更由于当时国民党的反动政策而得到加强。 批判

封建传统,揭露古老文化的惰性和一切不合理成分,在当时的实际意

义,就是反对黑暗统治,为民主革命而斗争,这正标志着闻一多先生爱

国思想的升华。

在这方面,闻一多先生的态度有时是很激烈的,有些地方甚至使

人感到竟有些偏颇。如说:“愈读中国书就愈觉得他是要不得的”,“封

建社会的东西全是要不得的”(《五四历史座谈》)。这种有激而发的语

句并非出于一时冲动,而是植根于严正学者的冷静思索:

周初是我们历史的成年期,我们的文化也就在那时定型了。

当时的社会组织是封建的,而封建的基础是家族,因此我们三千

年来的文化,便以家族主义为中心,一切制度,祖先崇拜的信仰,

和以孝为核心的道德观念等等,都是从这里产生的。(《家族主义

8



与民族主义》)

1943 年冬他在一封信中,说到“经过十余年故纸堆中的生活,我有了

把握,看清了我们这民族、这文化的病症”(《给臧克家先生信》)。 从这

里我们可以看到, 闻一多先生那种广阔的文化史研究如何加深他对

民族历史文化的认识,又是如何促进他对传统的毫不留情的批判。正

如与闻先生共事十余年, 深知其治学历程的朱自清先生所说,“是在

开辟着一条新的道路,而那披荆斩棘,也正是一个斗士的工作”(《全

集》序)。

要知道, 闻一多先生是在中华民族正在经历生死存亡的大搏斗

中进行他的文学创作和学术研究的, 这一严峻的环境不仅影响他的

诗作,也影响他的学术著作。他不可能像我们现在那样在一个平和的

环境中从事于学术探讨。 激烈的政治、思想和文化上的斗争,使他本

来具有的那种诗人浪漫气质,强烈影响到论著中去,使犀利的笔锋更

带有逼人的气势。 这是当时的环境所促成的。 事过几十年,当我们在

完全不相同的环境来讨论那些问题,会觉得闻先生的某种片面性(当

然,从历史主义地看,这点也不需要讳饰)，但我们首先应当看到这种

把学术研究与实际斗争相结合, 在近代中国思想文化史上如何放射

出永远值得人们珍视的异彩!

三

我们在前一节中用一定的篇幅论述了闻一多先生的古代研究,

为的是有助于对他的唐诗研究工作的理解。 先从宏观上来把握闻先

生的研究格局和学术体系,那么闻先生对唐诗的一些具体看法,才不

致被误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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闻一多说唐诗

闻先生对唐诗有一个相当规模的研究计划。 1933 年 9 月,刚到

清华大学不久,他在给友人饶孟侃的信中谈了近年来从事的学术项

目,共有八项,除了《诗经》《楚辞》各占一项外,其他六项全是唐诗,

它们是:

《全唐诗校勘记》:校正原书的误字。

《全唐诗外编》:收罗《全唐诗》所漏收的唐诗。现已得诗一百

余首,残句不计其数。

《全唐诗小传补订》:《全唐诗》作家小传最潦草。 拟订其误,

补其缺略。

《全唐诗人生卒年考》。

《杜诗新注》。

《杜甫》(传记)。

从这个项目来看,他的研究格局也如同《楚辞校补》,先做文字校

订和字义训释的工作,然后再进行综合的研究。过去一些研究者强调

闻先生继承清代朴学家训诂学的传统,这是对的,但仅仅讲这一点是

不够的,应当说闻先生是多方面地承受了前代学者的优良学风。譬如

清初思想家黄宗羲说“读书不多无以证斯理之变化”,顾炎武主张“博

学以文”,闻先生每做一项研究,都尽可能搜罗有关材料,以求彻底解

决,都与这些大学者的学术思想有关。 至于他的大胆怀疑的精神,敢

于立异的新颖之说,更是受清代学风中积极因素的影响。 这些,在他

的唐诗研究中也可以看得很清楚。

《唐诗杂论》中的《少陵先生年谱会笺》发表于 1930 年,这是他一

系列唐诗研究中所作出的最早的业绩。 从这一篇较侧重于资料编排

10



的文章中,我们已经可以看出其眼光的非同一般。譬如他注意辑入音

乐、绘画、文献典籍等资料,如开元二年杜甫三岁时,根据《唐会要》

《雍录》等书,记设置教坊于蓬莱宫侧,玄宗亲自教以法曲,称为“梨园

弟子”。 开元四年、五年,连续记载于洛阳设置乾元院(后改丽正书

院)，辑集群书。 开元十五年,记徐坚纂修文艺性类书《初学记》成。 开

元二十年,吴道玄作“地狱变相图”。开元二十九年,崇玄学,以《老子》

《庄子》《文子》《列子》为“四子”,并作为科举考试明经举的依据。 天宝

三载,芮挺章选开元初以来的当时人诗为《国秀集》,年谱中又以较多

的篇幅记载佛教的活动,如开元七年《华严论》成,八年印度金刚智、

不空金刚来华(合善元畏称“开元三大师”),开元十八年僧人智升撰

《开元释教录》(此书为我国唐以前佛教经录之总汇)， 开元二十四年

五月名僧义福卒,赐号大智国师,七月葬于洛阳龙门之北,送葬有数

万人,大臣严挺之为作碑。宋代以来,为杜甫作年谱者不下几十家,但

都没有像闻先生那样,把眼光注射于当时的多种文化形态,这种提挈

全局、突出文化背景的作法,是我国年谱学的一种创新,也为历史人

物研究作出了新的开拓。

在这以后,闻先生继续沿着这一治学方向发展,他的方法运用得

更加自如,创获也更加显著。 他从不孤立地论一个个作家,更不是死

守住一二篇作品。他是从整个文化研究着眼,因此对唐诗的发展就能

把握大的方面,着力探讨唐诗与唐代社会及整个思想文化的关系,探

究唐诗是在什么样的社会环境中发展的, 诗人创作的缺点怎样与其

生活环境与文化氛围发生密切的联系,等等。 总之,他是站在一个新

的高度,以历史的眼光,观察和分析唐诗的发展变化,冲破了传统学

术方法的某种狭隘性和封闭性。 这是闻先生唐诗研究的极可宝贵的

思想遗产,是值得我们很好吸取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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闻一多说唐诗

《唐诗杂论》中的《类书与诗》《宫体诗的自赎》《四杰》三篇属于初

唐诗的研究。 不必讳言,闻先生对初唐诗的具体论述有不够确切、不

够全面之处。他对于初唐诗的消极面看得多了些,对初唐诗为盛唐诗

歌的发展准备思想和艺术方面的条件估计不够充分。 对于唐太宗李

世民作用的评价也不恰当, 他单以某种欣赏趣味的高低来把唐太宗

与隋炀帝作类比, 认为唐太宗鉴别诗歌的眼力大大低于隋炀帝,在

《类书与诗》的末尾还得出这样结论性的意见:“太宗毕竟是一个重实

际的事业中人;诗的真谛,他并没有,恐怕也不能参透。他对于诗的了

解,毕竟是个实际的人的了解。 他所追求的只是文藻,是浮华,不,是

一种文辞上的浮肿,也就是文学的一种皮肤病。 ”近年来唐代文学的

研究,已经纠正了长期以来对唐太宗评价过低的偏向。

我觉得,时过几十年,再来具体讨论某一人物、某一作品,评价的

得失,并不能对我们的思考有多大的意义。 对我们有意义的,是闻先

生研究初唐诗的角度,以及他对这一阶段文学变迁审视的眼光,在这

里,我们就会发现闻一多先生所特有的气度和魄力。

闻先生始终把文学看作为一种历史运动, 他把文学发展作为动

态来把握。他并不把诗的初唐看作一个笼统的概念,而把它分成两个

阶段,即唐政权建立(618)到高宗武后交割政权(660),这是前五十

年;在这之后到开元初(712)，是另一阶段。 闻先生这样描写两个阶段

交接的情况:

靠近那五十年的尾上,上官仪伏诛,算是强制的把“江左余

风”收束了,同时新时代的先驱,四杰及杜审言,刚刚走进创作的

年华,沈宋与陈子昂也先后诞生了,唐代文学这才扯开六朝的罩

纱,露出自家的面目。(《类书与诗》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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这就是文学发展的动态叙述,正好像前面引述过的《风诗类钞·序例

提纲》所说的“带读者到《诗经》的时代”那样,作者也是力求给今天的

读者看到那个活的时代。

文章接着说:“所以我们要谈的五十年,说是唐的头,倒不如说是

六朝的尾。 ”这又是把文学放在它自身的历史运动中来考察,而不拘

牵于封建王朝的兴替。 ———要知道,在闻先生的年代,谈中国历史要

打破王朝体系真不知道有多少困难。据朱自清先生介绍,闻一多先生

抗战时期讲授中国文学史时,曾有一份《四千年文学大势鸟瞰》提纲,

将四千年的中国文学分为八大期,其中第五期名为“诗的黄金时期”,

系自东汉献帝建安元年至唐玄宗天宝十四载(196—755),五百五十

九年。 由此可见,初唐第一阶段的五十年,只不过是这一时期的一个

极为短小的过渡期。

接着,闻先生就展开了他那特有的历史文化的综合研究。对初唐

诗,他提出三个动向,一是诗的学术化,以辞藻的堆砌作诗,于是发展

了类书;二是宫体诗的衍变,诗的情趣怎样由亵渎走向净化;三是由

于作家身份的变异, 一批新人走上文学舞台, 诗的题材也得到了解

放,即由宫廷走到市井,从台阁移至江山与塞漠。而前两点,也正是从

那“说是唐的头,倒不如说是六朝的尾”的著名论断出发的,指出它们

都与六朝诗风紧相关连。 他说:“寻常我们提起六朝, 只记得它的文

学, 不知道那时期对于学术的兴趣更加浓厚。 唐初五十年所以像六

朝,也正在这一点。 这时期如果在文学史上占有任何位置,不是因为

它在文学本身上有多少价值, 而是因为它对于文学的研究特别热

心。 ”然后他举出从太宗时期到开元时所编修的数量众多、篇幅浩繁

的类书;写道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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